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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m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Hakka Interior
———Take Zhongshan Town Wuping County as the Example
Zhong Yifeng
Abstract:It has many differences in Hakkas interior.These dif ferences make us reconsider the
concept of Hakka that in our cognition in the past.This article has inspected tw o ethnic groups that Jun-
jia and Hakka at Zhongshan Town Wuping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 attempts to illust rate different ex-
planation and change of Hakka concept in the interior of Hakka area.It has formed the genuine Hakka
concept finally through the histor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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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理论认为 , 族群是个相对概念 , “我者” 和 “他者” 的界限是随着外界参照的变化而不断变
化的。客家的这个概念是比较年轻而新近的 , 通过这个新构建的符号 , 由客家精英们推动的客家运动
正不断地融合和整合客家族群 , 客家这个概念也在慢慢地扩大。有学者甚至提出 , 客家的概念应超出
传统闽粤赣三省 , 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市 , 客家的人口应该有将近 1亿人。因此我们不禁要问 , 客家
的概念是什么 , 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概念还是近些年通过客家运动的整合构建后重新被大家接受的概
念。它的界限是什么 , 界限是如何创建和打破的。本文拟通过对福建武平县中山乡军家和客家的两个
族群互动的历史 , 通过田野调查 ,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 , 对客家这个概念进行反思。
福建武平县 , 位于福建西部 , 在三省交界地带 , 西接江西 , 南接广东 , 是个纯客家县 。武平古隶
属于汀州 , 后晋由镇升为场 。宋太宗淳化五年 (994年)升武平场为县。武平作为客家地区 , 其发展
历史和其他客家地区大致相同 , 宋朝以后 , 这里已经是客家先民居住的地区了 。中山乡位于今武干县
城以西约 5公里 , 和县城的所在地平川镇接壤。中山原名武所 , 原为武平县署所在地 , 县署后迁至今
平川镇 , 时间不详 , 约为宋朝 。2003年冬天和 2004年夏天 , 笔者在武平中山从事田野调查 , 以下资
料若无特别说明 , 均引自我调查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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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目前有约 2万人口 , 11个行政村。乡镇所在地在老城 、 新城 、城中 3个行政村。这里有 100
多个姓氏。2万人口中拥有 100多个姓氏 , 这在全国尤其是华南汉族中是不多见的。华南汉族中的乡
村社区 , 宗族的单位是人群划分的最基本属性 , 人们以家庭宗族为单位对于人群进行划分 , 通过血缘
继嗣群找到自我属性 , 排斥非我属性 , 在客家地区 , 这种归属表现的更为强烈 , 在许多地域 , 通过长
期的宗族竞争 , 往往变成单一姓氏的社区。但是在中山这个拥有 100多个姓氏的乡镇里 , 人们往往用
讲军话和讲白话 (客家话)来划分人群属性 , 即军家人和客家人 。军客的划分使人们找到各自的群体
属性来进行他们的社会生活。
武平为山区 , 又处三省交界之地 , 历来匪盗横行 , 为统治者重点治理的地区 , 宋武平场的设立 ,
就是朝廷为防范匪盗而设置的军事行政机构。明朝建立后 , 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 , 明朝
廷在中山设立了千户所 , 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始筑武平所城 , 并迁入大量的军队。许多驻军长期
驻扎中山 , 并没有返回原籍地 , 其后代接任先辈的职务 , 一代代繁衍下来 , 这就是武平中山军家人的
由来 , 当地称为军籍人 , 又称军家人。据传军队来武所有十八将军 , 十八副将 。据民国 《武平县志》①
记载:武所军籍有王 、 邱 、 危 、艾 、 何 、 李 、 吴 、周 、胡 、 洪 、 侯 、徐 、夏 、 翁 、 陈 、陶 、连 、 许 、
张 、黄 、舒 、傅 、程 、彭 、邬 、 贾 、董 、刘 、郑 、欧 、古 、向 、 祝 、车 、龙 、 朱共 36姓 。《武平文史
资料》 总第十四辑王增能 《武所军籍姓氏源流考》②中称武所军籍有 35姓 , 与县志比对增加一余姓 ,
缺少向姓和朱姓。据中山民间的军籍姓氏歌称:贾陈张向余 , 危洪程 , 祝莫乐 , 侯毛古董叶夏陶。与
民国县志相比多了毛 、莫 、 乐 、叶四姓。这样综合各方面统计的武平军籍姓氏有 41姓。另据对民国
县志 《姓氏传》
③
统计 , 武所军籍姓氏有 39姓 , 明洪武年间迁至武平有 23姓 , 其它年间 5姓 , 未注明
时间有 11姓。清朝初年中山发生了军籍抗击清军造成屠城的 “血洗武所” 事件。据退休干部洪军调
查统计 , “血洗武所” 造成 8姓灭绝 , 7姓迁离。目前在中山居住的军籍共 24姓。
军家这些姓氏中的有些姓氏在武平只有军籍独有 , 一听姓氏就知道是军家人 , 如危姓 。有些姓氏
是军籍和客家都有的姓氏 , 例如陈姓 、刘姓。在中山 , 他们以自己迁入武所前的籍贯地作为区分同种
姓氏的军客属性的标志。
在中山调查的时候 , 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和军家人交谈的时候经常说道:“我是军家人 , 他是客
家人。” 似乎对自己的军家族群的归属特别地看重 。但是他们经常在说话的时候往往又会说出:“我们
客家人的……” 这种思维的 “混乱” 经常会让我打断他们的讲话:“等等 ,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是客家
人是军家人 , 现在你又怎么讲你是客家人了 ?” 被问者常常回答不出所以然。有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
会说:“从大的方面讲 , 我们是客家人 , 但是在中山 , 我们是军家人 。” 我又问道:“大的方面讲 , 你
们是客家人 , 那么你所讲的大的方面客家人和中山的客家人又有什么不同 ?” 这些问题他们回答不出 ,
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中山 , 凡是军家人都会军家话 , 这是不同于客家话的一种语言 , 笔者是客家人 , 但是对他们的
话几乎不能听懂。在军家内部 , 军家人坚持使用军家话 , 无论是家庭内部或是社会公共场合 , 只要两
个人知道双方是军家的身份 , 就很自然的使用军家方言。客家媳妇娶进军籍家庭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习
军家话。每个军家人同时都会使用客家话 , 他们说的客家话和当地客家人说的并无分别 , 当地的客家
人大部分不会使用军家话 。有学者认为军家方言是个方言岛 , 存在于客家话的汪洋大海中 。这点我是
不赞成的 , 在我的调查中 , 我没有发现有成规模的军家聚落 , 军家在中山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错综复
杂的居住 , 左邻右舍有可能是客家人也有可能是军家人。方言岛这个词不能描述军家话的实际属性 ,
军家话和其他相对封闭形成语言的方言岛的语言是不同的。军家话是明朝时期来源于军籍十几个省份
及地区人带来的各地方言形成的 , 在明朝的时候 , 军家人居住在城内 , 客家人是不能在城内居住生活
的 , 这对于军家话的形成初期提供了封闭的条件 , 但是在清朝这种限制已不存在了。有人认为军家话
属于赣方言 , 理由是军家话可以和江西很多地区的语言有类似 , 这是可能存在的 , 因为军家籍贯中来
自江西的姓氏较多。军家话的特征及形成归属 , 有待于语言学家的考证。
在中山 ,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姓氏联” 。由于居住了 100多个姓氏 , 居民家的大门上都贴
着对联来说明自己的姓氏 , 对联简要概括了自己姓氏的来源及历史上本姓氏有名的人物 , 使人一看对
联就知道该住户的姓氏。例如有对联曰:高山流水第 , 舞鹤飞鸿家。这户人家是钟姓 , 上联说的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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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期韵律鉴赏名家钟子期 , 下联说的是汉末书法家钟繇。又如郭姓:汾阳世第 , 将相人家。说的是
唐朝郭子仪进封汾阳郡王 , 为朝廷将相的事迹。 100多个姓氏 , 每个姓氏的对联内容都不相同 , 大都
对自己的祖先歌功颂德 , 对联贴在门上 , 使过路人对这家的姓氏一目了然。
象中山这样一个乡镇 2万人口有将近 100个姓氏在汉族尤其是福建汉族地区较为少见 , 即使在当
地武平县 , 由于长期的宗族竞争发展 , 单姓村庄甚至单姓地区都是很普遍的事例。学者陈支平在研究




的理论如果引用至对于武平中山的研究的话 , 是有很大启发的 。
中山古称武所 , 民国时期改为中山。明朝建立后 , 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 , 朝廷在中
山设立了千户所 , 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始筑武平所城 , 并迁入大量军队 。军队在当时的武所享有
许多特权 , 城内只允许军队居住 , 不允许其他居民在城内随便有活动往来 , 甚至一般百姓进城都有严
格的限制。据老人回忆 , 在武所 , 城门只能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门 , 太阳落山前关门 , 任何人不得
违反 , 这风俗一直保存至民国年间 , 许多人在城外活动的时候必须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往城内赶 , 否则
只能是露宿城外。据说以前武所城内的道路是用石头铺成的 , 只有军家人可以在上面行走 , 一般的百
姓只能在石板两旁的泥路上行走 , 违例者要遭处罚。军队是享受皇粮的 , 不必象一般百姓那样耕作 ,
且军队职务是世袭的 , 一般的军户可以世代生活在城内和外界不相往来 , 这种封闭的状态是军家方言
形成的重要条件 , 军家方言应该是当时城内的一种官方语言。军队在武所城内种种政治经济的优势 ,
对于军家族群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 军家应该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和军家相对应的是城外的
客家 , 明朝后期 , 已经有客家人在城外居住 , 依靠为军队供应军需为生。
崇祯十七年 (1644年), 明朝覆灭 , 明朝时期在武所设立的军户制度开始面临解构。清顺治三年
(1646年)清军攻占汀州府 , 九月攻占武平 , 遭到武平军民的反抗。“武平所王道一 , 徐文泌 , 皆世职
之后。文泌以延安同知家居 , 值国变 , 据所成抗清。是冬 , 复统所众及各乡义民万余人进攻县城 , 焚
登龙桥营垒四寨。统兵李成栋 , 署县陈元率军追击 , 攻所城 , 破之 , 屠杀甚惨。平远谢志良 , (按
《明签》 , 是年八月 , 明督师杨延麟守赣州 , 有 “参将谢志良拥众万余 , 雩都不进” 语。据宁化志 , 志
良于崇祯元年就抚于惠潮道 , 官以把总;五年钟复秀复叛上杭 , 赖其勋战死后 , 亦有 “谢志良追兵亦
至” 语。是志良固为明官也 。汀己降清 , 粤犹未下 , 志良官明参将 , 率众来攻 , 固不得以流寇目之。)
率众攻所城 , 乘虚袭杀驻防游击罗其才。巡道张嶙调岩城都司张轸等协官兵乡勇进攻 , 其众奔溃 (旧
志 (城池》。按旧志连前文云 “复乘虚袭杀” , 不详何时 , 当曾据所成 , 《萑苻志》 不载 。又杨宗昌
《武所分田碑记》 云 “顺治三年至五年 , 城陷三次” , 旧志亦不载 , 今不可考 。志良攻所城 , 当在此二
年中)。顺治五年 (1648年), 赤岗人朱良觉不肯降清 , 筑寨举义 。闰四月二十九日潜入城 , 约上杭张
恩选率众数千 , 屯二十里外相应 , 以城内举火为号 。事未及发 , 城中觉之 , 群起愤击 , 截杀二百余
人 , 余党悉走 。”⑤
这就是武平中山历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事件 “城陷三次” , 当地百姓称为血洗武所 , 根据县志归纳
起来为攻打武平县城遭报复 , 明朝旧将谢志良攻城和朱良觉的攻城。原因和事件过程相当清楚。但是
我们在中山调查的时候 , 发现中山的军家人对于 “血洗武所” 并非如此记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山
阳民村的洪军老人收集的各种传说和他整理撰写的 《武所军家史》⑥ , 根据他的口述和 《武所军家史》
认为:清军从上杭攻打武平的时候 , 王道一和徐文泌率领武所军队前往十方金鸡岭阻击 , 兵败 , 清军
乘胜追击 , 攻陷武所 , 并于一个晚上发动屠城行动 , 八个城门中将其中一个永安门作为放生门 , 从此
门逃出者不杀 , 其余格杀勿论 , 除少数知道屠城消息和走亲戚之人外 , 大多数军家人被杀害。第二次
屠城是因为第一次后 , 武所变城了空城 , 许多房子成了空房 , 许多客家人乘机霸占了这些财产 , 引起
上诉 , 官府发现还有许多军家人存活 , 第二次发动对军家人的屠杀 , 为了避免屠杀客家人 , 还利用军
家客家方言的不同进行了区分:当清军进入百姓家的时候 , 拿起锅盖问百姓这是什么 , 军家方言答
“桃板” , 客家方言答 “搭盖” , 答 “桃板” 者杀。第三次屠杀又因为是军客矛盾 , 官府第三次屠城。
从军家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看见其说法和史志资料记载不同 , 首先城陷的原因有所不同 , 史志资料
记载的原因为新旧朝代的轮替引起的军事斗争 , 而军家人的说法认为原因更多的是民间矛盾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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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明朝解体后 , 军家人在武所的种种政治经济优势不复存在 , 军家对于当地的客家也不在拥有统
治优势了 , 军家对于朝代更替现实的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 , 这种社会结构的解体势必引起民间社会的
动荡与整合 。从此 , 在武所 , 军家和客家站在各自族群单位下进行社会资源的争夺调配 , 而不是传统
的宗族之间的竞争。姓氏已经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符号 , 尽管姓氏宗族在中山依旧存在 , 但是宗族是
附属于军家和客家两个大单位下的。军家和客家之争淡化了姓氏宗族的争斗 , 小的姓氏也就能依附在
军或客的主体下生存。
“城陷三次” 事件导致当地军客势力对比改变 , 是军客斗争的开始 , 因此在军家人的记忆中 “城
陷三次” 的历史被构建成是军客的斗争历史并不是朝代更替而引起的动乱。城陷三次后 , 军家势力的
解体 , 资源的争夺立即就出现矛盾。我们可以从 《武平县志》 的记载中一篇 《武所分田记》⑦看到当时
的情况。该文所作的时间为顺治十一年 (1654年), 其作者为时任武平知县的杨宗昌 , 该文所作的时
间和顺治五年 (1648年)仅差 6年 , 作者为知县 , 应比较可信。《武所分田碑记》 背景为 “自顺治三
年起至五年止 , 内奸做孽 , 城陷三次。当蒙前巡道张檄召岩营原职都司温而璋 , 张轸带乡勇六百名 ,
协同恢复。所民几无孑遗 ……佥议二弁驻武所 , 率随征有功乡勇移所捍御。即将近荒田 , 每夫给五
亩 , 永为己业 , 批委印册迭据。不图事平田熟 , 昔之逃亡者巧捏 “难民复业” 四字 , 驾词构讼 , 数载
不结。迨本县躬勘亲丈 , 仍就耕民垦熟田塘计二千四百一十九亩六分七厘 , 析为三分。以二分一千六
百一十七亩六分一厘给所民还故业 , 以一分八百另二亩六厘给耕民补工资 , 造册呈详 。” 从上可以看
出 , 清朝统治机构并没有专门对前朝的军家后代有任何的偏向 , 一切从维护社会安定出发 , 把三分之
二的田判给了军家。 《武所分田碑记》 中各级官员对于这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做法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
甚至对于牵头的军家诉讼的 “所奸洪存仁 , 危士式等 , 暗佥七十户” 的行为也不给予追究 。从田地争
夺诉讼一案中 , 我们可以看见军家势力依旧庞大 , 人口众多 , 我们也很自然的对军家 “血洗武所” 的
说法提出疑问:如果大屠杀是象民间所说那样惨烈 , 那么军家人何以能存活下来 , 时至今日人口还占
了很大的比例。例如洪军认为死难者在上万之多 , 可现在中山人口也才两万多。笔者认为 , 中山武所
从明洪武年间筑城建所 , 至清朝初年已有近 200年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口的扩大 , 分化 , 已早以分
散至中山各地居住 , 军家人所说:屠杀前军家人只住城里 , 屠杀后才分散居住不足为信。因此我们可
得出大屠杀时 , 只是针对城内 , 城外的军家人应躲过此劫。其二 , 武所是军户制度 , 三分驻军 , 七分
囤田。囤田所在地为今城南 , 因此囤田的军家人也应躲过此劫 。其三 , 王道一 , 徐文泌攻打县城并非
单纯为军家人 , “复统所众及各乡义民万余人进攻县城” 。⑧这里应有客家人的参与。因此清朝统治者不
会针对军家是明朝军户的身份只杀军家。实质上王道一 , 徐文泌领导斗争是民众反抗清朝的斗争 , 并
非军家与清朝的对立。洪军老人回忆军家洪氏只剩 3个半人 (其中 1人在母亲腹中随母改嫁), 但是
《武所分田碑记》 中我们发现领导军家诉讼的正是军家洪姓洪存仁。 《武平县志》 记载了顺治十四年
(1657年)“是岁饥 , 大兵之后 , 继以凶年。邑民危璧宿出粟以赈。”⑨危姓在武平只有中山军家。能出
粟以赈 , 说明其家道殷实 , 军家其时在中山还是有相当的根基。洪军老人所提到的 “万人缘之坟墓”
碑先存于武平县博物馆 , 碑上方刻有 “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丙午季春吉旦重修” 。碑下方所刻为 “泽阳
会等众位” 。洪军老人认为这是仅存的考证血洗武所的唯一实件证据。和此碑并列摆放于武平博物馆
的另一个石碑武平万安乡的石碑也是 “万人亡坟墓” 碑 , 万安的石碑所刻的时间和武所的碑的时间差
不多 , 万安碑有详细的说明 , 所述为万安山野间有许多无主白骨 , 风吹日晒 , 为牛羊践踏 , 善心人士
出资将其搜集埋葬 , 这和武所碑中的 “泽阳会” 是一样的 ,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和顺治五年
(1648年)隔了 100多年 , 因此 , 武所 “万人碑” 是否为 “血洗武所” 所遗值得商榷。
军家从武所城内出来 , 客家人也可以开始居住在武所城内了。过去城内高大的燕子尾高大牌楼的
建筑只属于军家人所有 , 时至今日军家人也这样认为 , 但是问到现在燕子尾牌楼是否也有客家人居
住 , 答者黯然 。燕子尾牌楼的变迁 , 是中山历史变迁的一角 , 军家人执著维护自己的群体 , 军家话在
群体内得以保存。军家话是军家最重要的标志 , 军家话是联系军家内部最好的工具 , 也是他们团结一
致的象征。军家和客家在清朝至民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紧张的 , 我们可以用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年)的 “紫阳祠” 事件来分析。
紫阳祠建于明代 ,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 守备黄镇倡建 , 万历十五年 (1587年)守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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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臣重建 , 继任张守贵复建后栋。紫阳祠用来供奉当地对地方有贡献的人士 , 因紫阳祠是军家人所
建 , 所以一直供奉军籍人士 , 其地位相当于军家这个 “大宗族” 的祠堂 , 是军家人的象征 。1947年 ,
客家人在当地首领煽动下 , 要求把当地有名的客家人士的牌位也送入紫阳祠供奉 , 军家人认为这是极
大的侮辱 , 因此整个中山城内的军家人和客家人矛盾十分尖锐 , 据军家危姓老人回忆:
当时我们军家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 , 各家各户都抽调男丁守卫紫阳祠不让客家人进来 。并且按照
人丁捐谷 , 把谷子挑到江西去换驳壳枪。我们军家有人在长汀县当保安大队长 , 我们去找他 , 他就借
了我们好几把枪 , 我们就把枪插在腰上在紫阳祠面前走来走去吓唬客家人。客家人也在积极准备枪支
准备报复。双方的冲突十分紧张 , 后来县长带了保安大队下来调解 , 把双方的头领带到紫阳祠前面的
太平桥面前发誓 , 在誓言上按手印 , 喝血酒 , 跪下来发誓双方世代友好 , 永不争斗。后来客家内部集
资在老城内自己建了个客籍祠。
紫阳祠事件是双方政治经济争斗的一个缩影 。民国期间的中山经济条件相当不错 , 被民国政府评
为模范示范乡 , 改武所名为中山。中山利用汀江流域放排到广东潮汕地区 , 同时通过汀江连接江西和
广东的贸易 , 利润十分丰厚 。当地的商会会长和乡长一直由军家客家轮流把持 , 军家人当会长和乡长
的时候较多 。紫阳祠事件实质是当地的一些乡绅阶层利用族群的意识在操控选举 , 刻意强调族群的意
识。军家人在清朝以后 , 其军家族群意识一直存在 , 延续下来没有中断 , 并在某些时候会加强。现存
的军客竞争社会结构是军家族群意识一直存在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 , 人们需要寻找一个主体来依附
进行社会活动 , 军家和客家是最容易构建起来的族群单位。我们可以看到 , 在紫阳祠事件中 , 外乡的
客家人并没有对中山的客家人进行支援或联系 , 县长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公平的 , 可见中山的军家
客家的概念只存在于中山 , 并没有超出中山的范围 , 军家客家只是中山人在中山区分 “我者” “他者”
的一个概念 , 无论是外界人还是中山人自己的意识中:中山的客家概念和外界的客家概念是不同的 ,
中山客家只是在中山相对于军家在中山存在 , 在中山的军家潜意识中 , 他们所指的客家是指中山的客
家人。
解放后 , 族群宗族的意识逐渐被打破 , 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取决于人的阶级成分和个人能力 , 军家
和客家的对立意识在中山逐渐被打破 。随着 20世纪 80年代后客家运动的又一波兴起 , 客家意识正在
整个客家地区普及强化 , 外出工作的流动 , 招商引资的热潮 , 人们在对外交流中 , 客家人的概念超越
了县市甚至省份 , 客家人成为个人身份第一特征。在厦门 , 问及个人籍贯的时候 , 许多第一回答是客
家人 , 其次再说省份行政县市。不同省份的客家人亲近程度远比本省份的其他族群来的亲近 , 一个大
客家的概念正在形成。
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 什么是客家人 ?按照传统的客家概念 , 明朝才来到中山的并和客
家一直对立的军家人算不算客家人 ? 在中山 , 过去的客家概念和现在的客家概念有什么异同 ?
通过对中山的分析 , 并联系其他研究客家地区的一些情况 , 笔者得出结论:客家的概念是近些年
的客家运动提出的概念 , 这个概念模糊了许多客家内部的差别 , 整合为整个客家地区并为大家所接
受。事实上在过去客家地区的客家的概念是陌生的 , 在他们的内部依照不同的环境划定了不同界限 ,
连城的方言不能和武平上杭永定相通 , 甚至连城内部都有许多方言 , 上杭古田的方言也是存在客家地
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今 , 这些文化界限差别都被打破 , 形成新的客家文化。军家人在说自己是客家
人的时候 , 并不是说是过去那个对立的客家 , 而是新客家。
注释:
① 《武平县志》 民国版。 ②王增能 《武所军籍姓氏源流考》 ,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十四辑 , 武平县政协编。 ③ 《姓氏传》 ,
《武平县志》 民国版。 ④陈支平:《流动的移民社会与松散的宗族组织———崇安农村社会的一个调查》 , 《文化理论与族群研究》 , 黄
山书社 , 2004年。 ⑤⑧⑨ 《大事记》 , 《武平县志》 康熙版。 ⑥洪军 《武所军家史》 , 民间资料。 ⑦ 《武所分田记》 , 《武平县志》 ,
康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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